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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傈僳族有 60 多
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西藏
交界的州县。四川的傈僳族生活
区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木
里、德昌等县。德昌傈僳族婚姻至
今沿袭着古老的传统习俗，受汉文
化的影响，傈僳族婚俗也在渐渐发
生着改变，“草席宴”、“火草麻布”
等已很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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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刮脸、露天的婚宴、奇
异的请拜、通宵的打跳……四川
德昌县境内的傈僳族山寨分布在
海拔1500-3000米的河谷山坡上，
多数以家族为单位居住，结成
10-50多户的小村落。

现今傈僳族人仍坚守着传统
婚礼习俗。哪家有喜宴，村寨远
近亲友身着民族服饰前来庆贺，
婚礼过程讲究颇多，场面异常喜
庆热闹。

2017 年春，德昌县南山傈僳
族乡小南山村的张小芳，与幼山
村的吉泽荣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傈
僳族婚礼。当地颇有名气的傈僳
族婚庆人贺正和他的岳父一道，
见证了这一独特的婚俗。

新娘刮脸是傈僳族婚俗中的
重要环节，在大山深处的密林里
进行，从不让外人特别是男性看
见，充满神秘色彩。刮完脸后，笑
靥如花的张小芳在闺房开始化妆
打扮，穿上亲人缝制的绣花衣裙，
等待送亲喜宴。

小南山村逢这喜事，众乡亲
悉数到场帮忙。送亲喜宴流水席
一轮接着一轮，小山村里到处充
满了欢声笑语。娘家的婚宴结束，
送亲队伍在“哇拿帕”（婚礼中的司
仪、主持人）和葫芦丝的引领下，转
山绕水走向幼山村的新郎家。

提着彩礼，新娘张小芳的送
亲队伍排成一条线，徒步向20公
里外的新郎吉泽荣家走去。跟随
同行的还有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送
亲队伍，很是壮观。

新人拜堂有独特的丢拜钱习
俗。新郎、新娘被带到堂屋，面前
放一簸箕，用来装拜钱。簸箕里
还要放4碗酒。

按照傈僳族的习俗，需由男
方家的人先请拜，讲究辈分高低
先后，请拜的人只要往簸箕里丢
拜钱，不论多少，新郎新娘都要鞠
躬答谢。

夜幕降临，屋内请拜喝酒还
在进行，屋外响起悠扬的芦笙声，
这是婚礼的高潮——通宵“打
跳”。葫芦丝周围“打跳”的傈僳族
青年，尽情享受着这美好的夜晚。

德昌傈僳族婚俗是四川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身挎火烧麻布的

“哇拿帕”、送亲队伍、“请拜”、“丢拜
钱”的传统习俗、对歌、露天喜宴、通
宵“打跳”等极富情趣的傈僳族传
统婚俗古老而独特。

“打跳”是德昌傈僳族婚丧嫁
娶、丰收建房和祭祀时举行的一
种大型集体舞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谭曦

摄影报道

张小芳身穿传统的傈僳族结婚礼服。
受汉化影响，伴娘给张小芳佩戴新娘胸
花。

张小芳和吉泽荣这对新人在喜庆的婚房里合影。拍结婚照除了穿民族服饰
外，婚纱照也是年轻傈僳族人的时尚。

婚宴上，极富傈僳族风味的坨坨肉、酥
肉卷、汤锅等摆满一桌子。

送亲的队伍伴着芦笙声，在“哇拿帕”
的带领下，穿过花开的梨树林。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时光》投稿须知：真实故事。字数
控制在1500字内，原创首发。面向四川
省内征稿。勿用附件，标题务必注明“时
光”。电子信箱：

huaxifukan@qq.com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尝试过向
别人借东西的滋味。但在那个年代里，
我却有着非常的亲身经历。

有一年2月底，远方的幺姑妈突然
来到我家，说是下月底要嫁女儿，请我
们去喝喜酒。客人来了要招待，可当时
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节，家里根本没
有什么可以招待的东西。

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花生，从上
了锁的柜子里拿出来招待客人。然后，
悄悄带着我去邻居家借米。母亲的计
划是：家里还有一点过年节约下来的腊
肉，自家菜地里还有一些新鲜蔬菜，可
以炒两三个菜；只是家里的米箩篼早已
空空如也，但无论如何要煮一顿白米干
饭招待一下。

我跟着母亲走了好几家，都没有借
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母亲一向与人为
善，平时，邻里人家到我们家借什么，只
要家里有，母亲总是有求必应，母亲向
邻居借东西，大家都很乐意，但眼下家
家都很困难。眼看“煮一顿白米干饭”
的计划就要落空，母亲有些着急了。

看着母亲着急的样子，我非常难
受。我突然想起邻村一位女同学，她姐
姐是乡镇上的妇联主任，家境好些。我
让母亲先回家，我去女同学家借米。

我一溜小跑，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她家里。说明来意后，一向对我有好感
的她，一个劲地催促母亲把米借给我。

她母亲也很善解人意，拿了一个布袋，
当着我的面，用一个中花碗在米箩篼里
挖了5碗米。

我又一溜小跑回家，母亲在家门口
望眼欲穿，“等米下锅”了。见我手里提
着一小口袋米，脸上笑开了花。吃饭
时，我注意到：幺姑妈碗里的白米多些，
我们家里人的碗里，上面有少许米粒，
下面全是白红薯。母亲只下了2碗米，
剩余的放在柜子里，还上了锁。

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加入了少先
队。儿童节那天的庆祝会上，我要上台
去戴红领巾和宣誓。老师说，要上台的
同学都要穿新衣服。我把这个消息告
诉了母亲，母亲愣了好一阵没说话。

母亲想了一阵子，说带我出去借一
件新衣服。张家湾、李家湾、王家湾，走
了一湾又一湾，要么人家说没有合适
的，要么婉言谢绝。尽管这样，母亲还
是没有放弃，说去河对面的表婶家试一
试。

表婶的孩子和我一般大，表叔是当
地村小的校长。表婶在衣柜里找出一
件新衣服让我试，衣服很合身。没穿几
分钟，母亲就催促我脱下，说“不要弄脏
了”。事后我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第
一个去表婶家借衣服——两个月前我
家借她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我和母亲出门借衣服时，太阳还没
下山。回家时，月亮已经上岗了。

成都奉思学堂始于清末，系叶氏家
族从私塾改办的私立学校，“民国”时称
奉思小学。1950年代，奉思小学改归公
家经营，因所在地街名改称上北打金街
小学，之后再改称红星中路小学。1990
年代，红星中路变为繁华商圈，小学被
裁撤，今已不存。不过，奉思小学办学
时间近百年，根深叶茂，恩泽世间，难以
忘怀。

清初，历经多年战乱，四川变成废
墟瓦砾，依靠湖广等地移民而重建，即
所谓“湖广填四川”。叶家始祖叶必琅
从粤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辗转
来到成都，后世支派繁衍，遂分数房，分
布在合川、广安、双流及犍为等地。道
光年间，叶家各支派首人聚集成都，在
上打金街建总祠堂，名之奉思堂，“奉先
人，思孝悌。”外人俗称叶家祠。

叶家祠是四进两堂的大祠堂，坐北
朝南，逐渐增高。前一堂地势低，建构
宏大，供有入蜀一世祖叶必琅及夫人叶
钟氏的神位；后一堂地势高，建构稍次，
但面积较广，供有嘉应叶氏历代高祖及
入川叶氏各分支昭穆考妣的神位，悬有

“作孝作忠华国，文章荣锦绣；克勤克俭
齐家，事业重田桑”对联。

耕读兴家是叶家族人的家风。叶
氏族人用族产在祠堂办私塾，本族子弟

免费就学，族外子弟交少量粮食也可附
读，有教无类嘛。

清末，政府讲新政、办新学，传播近
代知识。叶家先辈顺应潮流，将私塾改
为学堂，取名奉思学堂，采用新课本，传
授新知识，教育弟子，影响颇广。傅崇
矩《成都通览》特别记载，将“叶氏崇
（奉）实学堂”列入“自立学堂”首位。

进入“民国”，奉思学堂规模扩大，
建成完小——奉思小学，在校生一度达
300多人，是当时成都规模较大的私立
小学，任课老师多为叶氏族人。

有学者回忆，奉思学堂除培养出众
多名师、散布成都各校外，还有两大特
点：一是重视传统，强调励志。教室内
外皆悬挂木牌，镌刻诸如“开卷有益”、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箴训
格言，学生触目即见，烂熟于心，潜移默
化。二是倡导节俭。学校办“小银行”，
学生人手一存折，存入零花钱，集腋成
裘，期末支取，移作他用，培养学生的节
约习惯。

1959年秋，我进入上北打金街小学
读书，幸运地接受了叶家“式”、“乃”字
辈各老师的施教，受惠匪浅。50多年过
去了，至今历历在目。2016年，小学同学
聚会，有同学藉“上北打金街小学”建微
信群保持联络，追忆岁月，“奉思”小学。

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时，父母把我送
到乡下奶奶那里读书。每天一放学，我
把书包一丢，就吵着奶奶要吃的。

那时农村是公共食堂，农民不准自
己开伙，锅儿都砸去大炼钢铁了。奶奶
看着我的馋相，从食堂打回饭来，是一
碗清澈见底的稀饭，两三个蒸熟的红
苕。我叫奶奶吃，她总说吃过了。我人
小，也没想那么多，只几口，这些东西全
落进了我的肚里。

一天中午，吃完饭后，我上学校
去。刚走了一段路，想起忘了带一本
书。我转身回到家，看见奶奶正在啃着
一块什么东西。奶奶看见我，慌忙把东
西藏在身后。我以为奶奶在吃什么好
东西，跑过去，从奶奶的手中夺过东西，
使劲地咬了一大口。

“妈呀，好苦！”我以为是一块点心
什么的。奶奶赶忙拉住我的手：“乖孙
儿，别吃啊，晚上奶奶给你弄好吃的。
娃娃家吃了这东西，肚子会痛的。”

原来这是一块树皮和着糠做的馍
馍，黑糊糊的，又苦又涩。我把馍一丢：

“奶奶，你也别吃啦，你还是会肚子痛
的。”奶奶抚摸着我的头，眼里噙着泪水。

我伤心地哭了。我明白了，每天从
食堂回来，奶奶根本就没有吃东西，把
饭全都给了我。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
想起奶奶，想起那块黑糊糊的糠馍馍。
我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慈爱，一种伟大感
情的冲击。奶奶的慈爱在我的心灵中
蔓延，我也会用真挚的爱心，去对待孩
子，对待他人。

15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我
家一日三餐，爷爷、奶奶是非得坐在主
位的。饭菜摆好了，等一家人到齐了，
看着爷爷、奶奶动筷子了，其他家庭成
员才可以开吃。

有好吃的，总是让给长辈。谁也没
怨言，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难
怪，村里人常把我家的家规当作弘扬良
好家风、训子教女的样板。

中学毕业那年，我成了村里唯一一
个考上师范学校的农家孩子。父亲乐
得逢人便讲：“这全靠咱家棍棒教育，成
就了儿子的美好人生。”

后来，我结婚生女，孩子到了入学
年龄。谁知，这娃一点也没继承到她爸
的“优良基因”，成绩老是不理想。黄荆
棍下长出息，我决定照搬老家规在女儿
身上一试。

“学习老没长进，将来只得去打工
下苦力或者端盘子。”如同父亲当年训
斥我一样，我对女儿毫不客气。

为显示棍棒教育的威严，我还特地
准备了一根长约一米的笔直的竹篾块：

“给你寻了位‘新朋友’，看你成绩还有
没有长进？”

每逢开学时，为开好头起好步，我
总是坚持更严格地抽查女儿每天的学
习情况，不时发现女儿作业本上做错的
题目比做对的题目还要多。

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只得搬出家
规了：“老实说说看，上课认真听老师讲
课没有？”“听了，哦，没有……”“开了小
差还撒谎！该不该挨？”“该……”

至于每次怎么个打法，打多少下，
这个指标一般根据女儿所犯“错误”的
轻重而定，但起码得让她“刻骨铭心”。

记得女儿上初二期终考试那次，全
班55名学生参加考试，她考了第42名：

“去，给我把竹篾块拿过来！”
正当我接过女儿递过的篾块高高

举起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只得暂
时停下工作，捏着篾块向门口走去。

跪在地上的女儿腾地站起身：“爸，
开门这点小事，就别麻烦您了，还是我
去开吧。”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篾块，扔
向卧室，打开了房门。

待客人走后，女儿赶紧从卧室捡起
篾块，恭敬地递到我手中：“爸，这下，您
可以接着打了。”

我接过女儿递过的竹篾块，猛觉一
下子好沉好沉：“孩子逐渐长大了，不创
新求变的家规不好使了哟……”

也说奉思小学
□讲述人：覃平（成都）

家规
□讲述人：卜凯（遂宁）

糠馍馍
□讲述人：刘海（成都）

“借”的滋味
□讲述人：杜华赋（广元）

漫长的送亲路途上，可见正在建设的幸福新村。随着社
会的发展，傈僳乡新居、道路的完善，婚俗迎娶将会是车来车
往。

要到新郎家时，伴娘、伴郎和亲友团将大红喜庆的被褥举
过头顶，将新娘罩在中间，意为在进入新家前把不好的“病
魔”、“鬼神”驱挡在外。跨经男方家门，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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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彩礼，新娘张小芳的送亲队伍在“哇拿帕”的带领下，排成一条线徒步向
20 公里外的新郎吉泽荣家走去。跟随同行的，还有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送亲队
伍。在小南山村，汽车还不能开到山上。

夜幕下，和着芦笙，大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按习俗，这
样的“打跳”会持续通宵。


